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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的北京中路
吉米平阶

时间过得真快， 一晃， 我在拉萨北

京中路旁的这座大院里已经住了快十八

个年头了。

拉萨的老院子大多是这样： 一部分

区域办公， 一部分区域住宿。 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 ， 有的单位院子里还开一

些菜地 ， 干部职工自己种点蔬菜改善

生活。

我住的这个院子不临街， 四边被商

铺住宅楼围着， 过去是拉萨西郊拉鲁湿

地的一部分， 单位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八

廓街搬迁过来的时候， 相关部门说， 就

那一块地方， 你们看着划线。 彼时这里

芦苇丛生， 沟渠交错， 并不是什么风水

宝地， 当时的决策者们就大着胆子划了

四万多平方米地方。 地大人少， 刚搬进

来的时候， 还可以在院子里结网捕鱼。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周边逐渐被

其他单位包围， 东边是汽车运输公司，

北边是民居和二环路， 西边是话剧团，

而南边最重要的通道， 则被旅游汽车公

司和民居围成一条幽深的小巷， 仅容两

辆小车交错。 因为湿地基础， 院子里杨

树柳树成荫， 间以大量沙棘、 不知名的

灌木， 夏天绿荫笼罩， 院子里的气温比

院外低两三摄氏度。 无车马喧嚣， 无人

声嘈杂 ， 名副其实 “都市里的村庄 ”。

每天早上， 人会被早起的鸟儿吵醒， 上

班不用闹铃。 因为深藏不露， 出租车司

机经常把初次前来的客人或者送到妇联，

或者送到残联， 本单位的同事打车， 要

说 “到文苑幼儿园”。 那时候院子里有

一家幼儿园， 在拉萨名气很大， 至少比

“西藏文联” 这几个字名气大得多。

现在大家知道了， 我说的这个 “单

位”， 就是西藏文联。

从文联的正门 （也就是南门） 南行

200 米， 就到了拉萨的一条通衢大道北

京路。 北京路分东中西三段 ， 我所说

的位置位于中段 ， 叫北京中路 ， 大约

相当于东到拉萨百货大楼娘热南路的

丁字路口 ， 西至拉萨海关十字路口这

段距离， 也有人说应该西至拉萨饭店与

民族北路的十字路口， 不过单位的门牌

号是 “北京中路 85 号”， 我也乐于采信

前一种说法， 因为我所要记叙的许多精

彩部分， 实际上是发生在西至拉萨海关

这一段的。

拉萨有两条东西向的主要通道， 一

条叫北京路， 一条叫江苏路， 因为拉萨

市的主要援助地方是北京市和江苏省，

在拉萨城市大规模扩建之前 ， 这两条

路， 特别是北京路， 基本贯穿拉萨东西

城。 当然， 除了这两条东西向的大道，

拉萨还有网络密布、 四通八达的大街小

巷， 大部分的名称都极具地方特色， 让

人一看到地名就禁不住浮想联翩， 不过

它们都不在这篇文章的叙述范围， 只好

忍痛割爱了。

从文联大院出来到大街上 ， 北京

中路南边就是拉萨饭店 ， 1984 年国务

院 43 项援藏工程之一 ， 1985 年开业 。

那个年代的拉萨， 内地改革开放之风刚

刚吹进不久， 拉萨饭店矗立在罗布林卡

旁边， 与这个古老的园林交相辉映， 在

高原的阳光下熠熠闪光， 卓尔不群。 拉

萨饭店现在还是自治区接待重要客人的

地方。

我经常沿着北京路往西， 到拉萨海

关的十字路口拐向北， 再到二环路向东

转一圈 ， 8000 步 。 因为海拔高 ， 在拉

萨不敢剧烈运动 ， 散步转圈是好的锻

炼 。 转圈多是顺时针 ， 为什么顺时针

呢， 大概是在拉萨呆的时间长了， 形成

习惯。 其实顺时针也有它的道理， 如果

转到二环路不必非到马路北面的中干渠

边上欣赏湿地的风景， 就可以避免横穿

马路避让车辆的麻烦。 拉萨是个包容的

城市， 内地各省的车辆都有， 路上跑着

的车牌， 像全国汽车博览会。 这些师傅

大概在内地堵车的憋屈大了， 在这里通

畅爽朗， “马儿” 就放得飞快， 行人过

马路的确有点心惊胆颤。 那样的话， 溜

着路沿的边边角角， 就可以转回到文联

院子。

散步多数时候是吃过晚饭， 这时候

北京路边上的小餐馆都生意红火， 人声

鼎沸 。 拉萨城市的包容还体现在饮食

上， 拿我每天要路过的地方说， 就有甜

茶馆 （藏餐馆）、 西北面馆、 东北饺子、

沙县小吃、 云南腊味等等， 当然， 最多

的还是川菜馆， 炒菜， 火锅， 面馆， 不

一而足。 有一家面馆叫 “望丛”， 最早

在北京路南面一家胡辣汤的隔壁， 后来

搬到了路北， 生意一贯红火， 饭点时要

在路边支起好多折叠桌子。 我经常去吃

炸酱面和小抄手。

这条路上面馆很多， 粗略统计了一

下， 专门卖面的和兼营卖面的， 不下二

十家， 家家生意都不错， 这倒是 “正合

孤意”， 我的老家巴塘以面食著称， 我

在中篇小说 《团年》 中有细致的解说。

甜茶馆 （藏餐馆）， 顾名思义 ， 是

喝茶的地方 ， 但里面也卖饭 ， 主要是

藏面， 还有咖喱饭， 条件好的， 也做各

类炒菜。 一壶甜茶、 一碗藏面、 一碟酸

萝卜， 是甜茶馆的标配， 饭量大的再加

一个肉饼 （夏帕里）， 除了解决肚皮问

题 ， 甜茶馆里的信息交流 ， 也解决脑

子问题。

甜茶馆是拉萨一景， 现在已经被拉

萨人移植到了西藏各地 ， 成了西藏特

色。 过去， 甜茶论杯卖， 客人来了， 在

滚烫的开水锅里捞出一个茶杯， 找位子

坐下， 添茶的姑娘就过来给你杯子里倒

满茶， 从桌子上拿起你早放在那里的零

票子， 如果是大票子， 她再给你找回一

沓零钱。 客人在烟雾腾腾中海阔天空，

掺茶姑娘在里面来回穿梭， 你如果想请

客， 可以随意指指某位的茶杯， 你面前

的票子就会随之少一点。 因为是拉萨一

景， 内地的客人慕名而来的渐多， 名气

大一些的甜茶馆已经进行了改进， 由客

人前台买票， 后面取餐了。 比如文联路

口的那家 “健康凉粉店” 就是这样。

藏面俗称 “钢丝面”， 因为硬。 高

原海拔高， 在没有高压锅的时候， 要把

面条煮熟 ， 就得加上大量的碱使之耐

煮， 方法是一大早先把面条煮好， 待客

人来了后在锅里烫热， 再浇上熬好的骨

头汤， 舀一勺猪肉或牦牛肉丁， 滴点辣

椒油， 撒上葱花。 骨头汤加碱面， 是解

酒养胃的好配方 ， 难怪许多拉萨酒徒

说， 是 “钢丝面” 解救了他们。 而甜茶

的做法要简单一些， 用砖茶或红茶熬制

茶汤， 兑上牛奶或奶粉， 加点糖即可。

说简单 ， 但每一家的甜茶都有特殊的

风味， 所以每一家又都有固定的茶客，

这些客人就是冲着那种说不清楚的味

道来的。

在文联南门的巷子里有这么一家 ，

小巷深深， 生客不多， 还保留着吃完结

账传统， 是我有时醒酒的所在。 有一个

伙计已经很熟了， 见我挑帘子进去拿杯

子， 二话不说， 一壶一磅的甜茶， 一碗

“钢丝面”， 一张 “夏帕里”。 吃喝完毕，

微微出汗， 感觉浑身轻松， 又 “满血复

活” 了。 问题是， 这里离单位近、 同事

多 ， 虽然我刻意找一个小房间 “吃独

食 ”， 但结账的时候常常被同事请客 ，

久而久之， 像个吃白食的， 只好迁到巷

子口去买票取餐。

“健康凉粉店 ” 1991 年开业 ， 有

一点历史了， 所以顾客盈门， 常常得举

着茶壶和杯子等位子， 好在客人们都很

理解， 往边上挤挤， 就给你空个座位出

来。 在这里， 你壶里喝不完的茶， 可以

留给下一个茶客， 我也经常喝别人留下

的茶 。 各种小商贩在拥挤的空间里穿

梭， 兜售时令的苹果、 核桃， 田里出产

的土豆、 青椒， 牧场里的奶制品， 还有

内地商贩的玩具、 墨镜、 手包， 林林总

总， 品种很丰富。 服务员对这些商贩，

视而不见 ， 客人们也安之若素 ， 不时

有人挑拣些物品成交 。 我在这里买过

藏香葱 ， 用来炖牛排 ， 买过藏鸡蛋 、

土豆等等 ， 当然 ， 也买过盛情难却的

无用之物。

要说健康凉粉店和北京路北的若干

家甜茶馆的美好时光， 大约要算冬日午

后的那一段。 冬季， 拉萨阳光充足， 风

和日丽， 午后太阳正好， 过午的人们吃

完了 “钢丝面” 和 “夏帕里”， 三三两

两 ， 就着几杯甜茶 ， 顶着暖洋洋的日

头， 闲聊， 打盹， 看街沿的小狗发呆。

散步打他们的跟前走过 ， 你得小心翼

翼 ， 生怕惊着了那些美丽的遐想 。 自

然 ， 我也不时会邀约几个人喝茶晒太

阳， 顺便把事情说了， 临了结账， 三五

十元打住。

有时候时间充裕， 也不转圈， 顺着

北京中路东行， 看着繁华的街景， 一直

走到布达拉宫广场。 在广场上看来自全

国各地的游客在也是来自内地的摄影师

们的引领下， 穿着风格不明类似舞台表

演的藏装 （看色彩和式样， 姑且把它们

称之为藏装吧 ）， 从安检门鱼贯而入 ，

在飘着白云的蓝天和布宫的背景下各种

姿势入镜， 是一件乐事。 专业一点的摄

影队伍， 是那些拍婚纱照的， 反光板、

各种行头， 浩浩荡荡， 招摇过市， 很吸

引眼球。

另一条路线是走到西藏电视台路

口左拐向北 ， 去布达拉宫后面的龙王

潭公园。 龙王潭公园是 17 世纪布达拉

宫重建时 ， 从红山脚下大量取土形成

的一个大水潭 ， 西藏和平解放后改造

成为公园 ， 是拉萨市民日常锻炼和休

闲的好去处。

龙王潭林木清幽， 最有名的是一种

叫左旋柳的古柳树， 粗大枝干左旋， 有

的近匍匐于地面， 都钉着古树名木的小

牌子。 沿潭水四周， 零星散落着这样的

古木， 当然， 大多数是现在栽培的名贵

花木。 龙王潭的最大特点是歌舞， 它是

自治区藏戏表演的一个固定场所， 经常

有各类专业的、 民间的藏戏队伍在这里

献艺， “八大藏戏” 轮番登台， 高亢的

藏戏调子在公园外就能听到 。 除了藏

戏， 每天早晚， 风雨无阻 （因为有几处

遮蔽风雨的场所）， 都有几支队伍在那

里即兴表演， 来自西藏各地的朗玛、 堆

协、 锅庄、 弦子， 还有内地的广场舞、

秧歌， 常常是， 有几个领头的随着音乐

下场 ， 不一会儿 ， 后面就跟上了大队

伍 ， 参加的人轮番上下 ， 场子永远热

闹， 夏天晚上要到九十点钟天黑方散。

前一段时间抖音上火了一对男女青年，

这一段时间是一个随性而舞、 旁若无人

的白胡子老头， 龙王潭成了产生拉萨网

络名人的地方。

我一般从新开的西门进， 路过名叫

“圆满乐园” 的象房， 这座象房曾经住

过四头大象， 是清乾隆年间清朝名将福

康安率领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大军在西藏

抗击廓尔喀入侵胜利后， 廓尔喀向清中

央政府进贡的。 依当时的条件， 四头大

象从现在的尼泊尔翻山越岭来到拉萨，

真是个奇迹。 据说拉萨气候干燥， 日常

要给大象身上抹大量的酥油 “美容 ”，

防止皮肤皴裂， 到了后来， 这几头大象

在太阳和酥油的共同作用下 ， 浑身黝

黑。 黑大象每天绕布达拉宫一周， 成为

当时拉萨的奇特景观。 我从象房沿公园

北面绕潭水一周， 布宫西北角出， 在绕

布宫的环路上逆行一段， 就回到了布达

拉宫广场旁的白塔下面。

现如今的布达拉宫广场， 成了自治

区举行各种重大活动的场所， 也是所有

来西藏游客的必到之地， 蓝天白云下红

旗招展， 群鸽飞翔， 既庄重肃穆又生机

勃勃， 成为拉萨的中心。 而在和平解放

初期， 拉萨的主要人口集聚地， 一是八

廓街及其周边 ， 再就是布达拉宫和雪

村。 “雪” 在藏语里是下方的意思， 专

指山上城堡下方的村镇。 雪村是布达拉

宫山下所有建筑的总称， 主要包括原西

藏地方政府的办公用房及其附属建筑 ，

比如布达拉宫印经院、 造币厂、 粮店、

仓库 、 监狱 、 马厩等所在和个别僧俗

贵族 、 官员的宅院 ， 更多的是一些普

通职员、 工匠、 农奴的住所。 雪村居民

的生活垃圾就堆积在现今的布达拉宫广

场， 天长日久， 竟形成了一个污秽四溢

的垃圾山。 解放军和平进藏后， “进军

西藏， 不吃地方”，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

在拉萨河边购买了河滩地开荒。 河滩地

都是石块沙土， 解放军提出帮助搬除这

座 “垃圾山 ”， 既解决了地力的问题 ，

还让布达拉宫有了一个清洁的前庭。

双休日 ， 可以去转拉鲁湿地 。 拉

鲁湿地很大 ， 我从德吉北路的入口进

去 ， 从二环路党校路口出来 ， 一圈下

来 ， 十公里 ， 得走两个多小时 。 拉鲁

湿地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是拉萨的

“城市之肺 ”， 过去一直没有开放 ， 直

到 2020 年， 经过规划和论证后 ， 才在

5 月到 10 月这个时间段 ， 向大众打开

神秘之门。

拉鲁湿地的妙处是自然， 除了搭起

的人工栈道和几段石板路， 入眼的全是

自然状态的沼泽、 草甸、 水塘， 芦苇丛

生、 野鸭遍地， 有时时间晚了， 在湿地

里眺望前方灯火城市， 感觉像身处两个

世界， 那些喧嚣和繁华， 如此轻易地就

可以掷诸脑后， 不像是真的！

人不可能就这样轻易脱离你所栖身

的城市， 湿地到了晚上九点以后是要关

闭大门的。 从湿地到布达拉宫， 不过一

千米的路程。

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从北京中国

作协来拉萨出差， 在布达拉宫雪村前面

招揽客人的中巴车上， 卖票的小伙子一

手拉着车门框， 一手攥着一叠钞票， 嘴

里大喊 “拉萨一元拉萨一元”， 我很纳

闷： 这里不就是拉萨吗？ 后来才知道，

小伙子嘴里的 “拉萨 ” ， 指的是八廓

街 。 小伙子说得没错 ， 和平解放前 ，

拉萨就是指八廓街周边两三平方公里

的范围 ， 这个概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

末， 相对那个 “拉萨”， 布宫和雪村都

是郊区了。

如此说来， 我现在所处的繁华的北

京中路， 在那时更是荒郊野外了。

窄门 险路 微光
———《心外纪事》 观后

王一方

杨丽执导的 《心外纪事》 发布， 邀

我去评片， 看完后直呼 “有戏”。 说起

来剧情并不算复杂 ， 可用六个字来描

述： “窄门， 险路， 微光”。 高龄老人

（79 岁）， 复杂的基础病情 （多次发作，

数次报病危）， 高难手术 （心脏搭桥），

命悬一线， 生机、 危机俱现， 可谓 “一

刀寂灭 ， 一刀繁华 ”， 术中奇峰凸起 ，

峰回路转， 最后拨云见日， 旁人为他捏

一把汗， 自己事后也觉得好悬。 片中有

三条叙事线索， 一是医生何为？ 二是科

室何助？ （此时不是主刀医生凌云鹏一

个人在战斗， 是一个团队在集体攻关。）

三是医院的场所精神如何默默支撑？

作为评论人， 我不止一次地看片，

感受、 感动、 感触丰富， 有两点小感悟

不吐不快： 第一点感悟有点落俗套， 那

就是 “贵在立意”， 意在这里可以理解

为写意、 创意， 意境为王， 临床生活中

处处有 “意”， 有言外之意， 如镜头留

“空 ”， 不是空白是空灵 。 影片致力于

“教 ”， 不是说教而是教化 ， 有象外之

意， 春含 “春意”、 秋寓 “秋意”， 这个

片子寄寓着一份难以言说、 言之难尽的

生命体验， 职业风尚， 品格与格调。 作

品中的意是调子， 是隐喻， 所谓只可意

会， 不可言说。 临床医学充满了不确定

性， 生死一线牵， 岂能刻舟求剑。 照奥

斯勒完整的表述 ： 医学是不确定的科

学， 可能性的艺术， 是使命， 而不是商

业， 是目的疗愈， 也是过程疗愈； 意的

表达在张力的设计， 钟灵毓秀， 心有灵

犀， 又宁拙毋巧， 宁从容毋峻急， 求意

不刻意。

本片最核心的 “意” 是主人公孜孜

追求的 “厚道”。 医学职业精神的演进

经历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 “医者本分”，

到战争年代白求恩精神的 “医者纯粹”，

“医者厚道” 则是一个新的高度。 厚道

的内涵很丰富， 技术与人文双轨并进，

德慧与智慧双翅齐飞， 医学人文情怀源

自内心， 既是自发， 更是自觉。

从叙事医学的角度考量， 本片开启

了复调叙事模式， 丰富了叙事医学的内

涵： 片中既有患者的疾苦叙事 （苦难—

尊严）， 也有医护的救疗叙事 （疗愈—

照护， 共情—反思）， 还有科室—医院

叙事 （温度—醇度—场所精神）， 立体

形塑了医院的 “精气神”， 这对于医院

新文化建设也是一次有益的操练。

第二点小感悟是 “精在打磨”。 众

所周知， 医疗剧中的纪录片不同于演艺

主导的剧情片， 它更加贴近临床生活，

更加真实， 更加质朴， 因此也更加叩击

心灵。 不仅是真故事， 还有真问题， 在

临床疑难困境面前， 专家眼里不能只有

是非与利害， 风险与代价。 其实， 此刻

真正考验功力的是进退收放的选择， 是

技术与人文的综合疗愈。 一部好片子，

仅有真问题还不够， 还要让它引发更多

的共鸣， 需要艺术化的呈现。 影视界的

行话说得好： “好戏是磨出来的”， 但

这里的 “磨戏” 不是靠演员磨表演， 而

是靠编导磨镜头。

国内医疗剧类型的纪录片近年来冒

出几个标杆 ， 如上海电视台的 《人间

世》《急诊室的故事》，北京电视台的 《生

命缘》。 大家都在探索如何突破， 无疑，

这几部片子特色很鲜明， 但也有微疵，

都有些见事不见人： 突出医疗线， 凸显

危难的病情、 艰难的决策与执行， 拍得

像惊悚片。 人物形象 （医者、 患者、 家

属、 团队） 还不够鲜活， 甚至有些模式

化 ： 医生奋不顾身 ， 患者家属斤斤计

较。 人际线索的交代不够清晰， 甚至有

意虚化， 强化了技术的、 人道的镜像，

弱化了人性的纠结、 生命滋润生命的互

动与转圜， 以及如何从利益共同体递进

到情感道德共同体， 再延展到价值共同

体， 最后抵达命运共同体。

医疗剧、 纪录片的人际关系主要应该

聚焦在医疗获益、 风险、 代价的纠结上，

那是主线， 但本片的科室手术讨论会那

段剧情让人感到更动情， 大家 “畅所欲

言”， 历陈各种利害得失， 权衡着进退、

收放， 最后由凌主任分析把握利弊， 大

胆决策， 临上手术台， 第一次找不到搭

桥的血管……一波三折， 增加了悬念，

也提升了技术与道德跨越的 “栏高”。

如果说那些优秀的医疗纪录片拍得

很 “刚性—浓烈”， 这个片子恰恰表现

得 “刚柔并济”， 柔中见刚， 纤中见强，

娓娓道来， 润物无声。 举重若轻的背后

有策划、 编导杨丽的良苦用心， 每一个

镜头， 每一句对白， 每一次剪辑， 都有

敬畏感， 出境如有神， 共同营造一种润

物细无声的 “灵氛境遇”。 具体讲， 就

是告别说教 ， 告别模式化 ， 告别表面

化， 走进个性， 走进心灵， 走向艺术的

高原。 镜头语言运用十分得体， 浓淡相

宜， 平衡有致， 有板有眼， 留有余韵。

如术前坐在病床前与患者轻松地拉家

常， 手术知情同意谈话后的医患相互牵

手抚背， 凌主任在手术成功后惬意地为

绿植浇水……

这部片子深刻地诠释了友善的医患

关系 ， 如同一位患者出院时的心声吐

露： “我只是你职业生涯中的过客， 而

你却是我生命危难中的救星。”

曼 谷
丁 纯

也不知道他为啥叫曼谷， 好在

名字仅仅是一个符号。 曼谷是卤味

大王， 享誉十里八乡。

曼谷的熟食摊子摆在街中心的

变压器旁 。 一台手推的皮滚轮小

车， 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赭色的

猪头肉， 香喷喷的， 诱人胃口。 家

乡小镇卖卤水的不少于十家， 曼谷

的生意最好， 他做的卤水干净， 白

色的纱布放着几个盛着卤菜的小

盆。 有来买卤肉的， 曼谷用锋利的

刀细细切下去， 装在塑料袋子里晃

晃， 浇上麻油、 卤汁， 带回家就可

以美美地撮一顿了。

曼谷做这个生意还没多久， 之

前他在乡政府， 一直没有混上正式

的编制 。 遇到撤区并乡 ， 裁减人

员， 曼谷就下来了， 回到村子里，

闲不住， 便置齐了卤水工具， 卖起

了卤肉。

我们对卤水的感情， 主要是艰

苦岁月中煎熬太久的缘故。 村子里

过年过节杀个猪什么的， 猪肠、 猪

头、 猪脚， 这些东西很难打理， 卖

卤水的就占了这些巧， 洗干净后，

做成卤水就好卖得多。 我敢说， 曼

谷站在街头这几年， 是赚了一些钱

的， 否则， 他家的几层楼房不会轻

易地爬起来。

曼谷由吃公家饭的人， 摇身一

变成为个体户， 是颇受人尊敬的，

用我们家乡的话， 就是能上能下，

能屈能伸， 我们对他的评价很高。

逢到村子里婚丧嫁娶， 红白喜事，

曼谷帮忙记账， 写个挽联什么的，

非常拿手。 在农村， 遇到棘手的事

情才能看到一个人的本事， 不管平

时表现如何， 如果碰到村子里的事

情能帮上忙， 那才叫有威信。 曼谷

就是个有威信的人， 我们村大大小

小的事情， 都离不开他。

这几年， 农村丧事、 喜事难以

分清， 丧事办得比喜事热闹。 村中

规矩， 出殡前一天晚上， 有个很重

要的仪式： 辞灵， 亲朋好友和死者

做最后的告别。 曼谷是负责这项工

作的司仪 。 他站在灵堂前喊 ： 点

火， 那些磕头人就趴在地上， 匍匐

前行， 一直爬到祭奠的桌子前。

这样的事情 ， 一般人不愿意

做， 一是喊着 “点火” 的人也要跟

着磕头， 再则喊上几个小时， 也受

不了， 年轻的、 年老的都躲， 情愿

去做砍柴、 烧锅、 挖坑的活， 也不

愿意做看起来很轻松的司仪。

我和曼谷熟悉得很， 因为我在

中学教书时， 晚上下自习课， 常和

几个年轻老师 “打平伙”。 到街上

买猪头肉、 花生米是大家分配给我

的任务。 曼谷有高血压， 经常头晕

晕的。 我每次去买猪头肉， 都提醒

他切不要忘记服降压药。

暑假， 我往家里打电话， 母亲

告诉我， 曼谷老了， 他在帮别人家

办丧事的时候， 突发脑溢血身亡，

临走前没有一点征兆， 也看不出一

点痛苦。 我想， 上

帝对一个人的厚爱，

可能就是在他死

时， 让他安静没有

痛苦地离去。


